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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戈辉，凤凰卫视著名

主持人，中国最具价值的电
视主持人之一。主持《名人
面对面》《戈辉梦工场》节

目。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从
上中学开始，几乎所有的考试
都是名列前茅，每一个考试的
槛上都是被保送，一直保送到
上大学。曾经疯狂地迷上广

告，毕业后做了一年广告才开
始主持电视节目。其形象秀丽
端庄，被誉为华语电视女主持
人中的大家闺秀。

我对许戈辉的印象是外
表贤淑，内心狂野。因为她的
长相是挺有传统美的，甚至

让人觉得像个好儿媳的长
相，可是实际上她的很多行
为像男孩子。我跟她相比，内
心里她比我像男的。

我想起一个段子，当时

许戈辉还没结婚，1996年刚
开台的时候，我们都是刚刚在
香港，那个时候我跟许戈辉是
金童玉女，整天一块主持节目
《相聚凤凰台》，许戈辉的妈
妈在北京，她妈妈的同事、朋
友就跟她说：“你们家闺女得

找对象呀！”许戈辉她妈妈就
说：“那你得给我们介绍介绍
呀！”然后她妈妈的朋友就
说：“我看电视上天天跟你们
家闺女主持节目的那个小伙
子就不错呀，你端详端详！”
然后她妈妈就说：“是吗?我

好好看看！”然后看了看我跟
许戈辉主持的节目，给许戈辉
打电话说：“戈辉呀！那个窦
文涛今年四十几了?”看来我
是不上镜，显老！许戈辉怎么
回答的我就不知道了，她当个
段子讲给我听，说：“你看你

长得多老呀！我妈都说你今年
四十几了?”

但是你要说她像男孩

子，实际上呢，她也有胆怯的
一面。

有一天半夜里，许戈辉
给我打电话，她平常声音都
很坚强的，大概夜里有三点
了，我从来没有听见过她害
怕成那样，那个声音都在发
抖，我那会儿睡得迷迷糊糊

的，我说：“怎么了?”她说：
“文涛，你能不能到我这来
一趟。”我说：“我为什么要
到你那儿去一趟呢?”她说：
“在我的窗户外头有个影子

而且一直在响！”后来我说：

“那大概是小偷吧。”她说：
“他就老在窗户外面窗台上

趴着呢！”后来我就安慰她：
“我说没事，你那窗户不都锁
好了嘛！”然后她说：“不行，
你一定得过来！我害怕，我睡
不着觉！”我说行，那我就过
去吧，然后一出门，我就知道
怎么回事了，因为下雨了，香

港的窗户外头正是空调，那
个声音就是下的雨还有风刮
在空调扇页子上的声音。去
了之后我把原委给她讲清楚
了，我就发现她余惊未了呀，
她说：“你一定得陪我住！”
我说：“你干吗非要我陪你住

呢?”她说：“我害怕，我刚才
被吓到了，我睡不着觉！”我
说：“这……”后来我想“那

好吧，那就睡吧。”我就往
她的床上躺。“谁让你睡在
这儿的，旁边还有一间房，
你睡那间房去！”我就在那
间房里睡了一夜，她倒是睡
安神了，我那一晚上却是辗
转反侧浮想联翩，真是折磨

坏了。
还有一次是去西藏，我

们在西藏高原上拍纪录片，
在拉萨，我跟一男的睡一房，
许戈辉一人睡一房，我记得
也是半夜里，她“咣咣咣”敲
门，我们俩把门一打开然后

就发现许戈辉跟花子似的，
头发披在面前，胸前抱个枕
头，说：“我害怕，我睡不着
觉，我得跟你们一块睡！”我
说：“唉，你怎么有这瘾呀，
爱跟男的一块住！”实际上
是那天晚上睡觉之前，那编

导讲了好多鬼故事，讲完了，
她回她房间了，估计在房间
越想越害怕。最后是，我们那
个房间里三张床，她睡中间，
我跟那个编导一人一边，就
这么保护着她，她在拉萨才
算找到安全感了。 !D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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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楼门前，未待按键，
电子锁咔的一声响了。这说

明了什么?说明唐姝卓早候
在了窗帘后，就等着他的到
来。司马博一步两台阶，快速
上楼，那房门也虚掩以候。司
马博站在门外，平静了一下
忐忑的心，然后推门而进。唐

姝卓背他而立，站在电视机
前，手里握着遥控器，屏幕上
还无声地闪着画面，是一部
现代都市言情剧。司马博注
意到了她的装束，她穿着睡
衣，丝质，粉色。她的脸色比
上次要红润，也平静，看不出

她在生气，这可以确定无疑。
司马博轻轻舒了口气，

低声说：“唐老师……”
唐姝卓打断他，口气很

严厉，声音却不大：“不许再
叫我老师，我不配，你也不
配！也不许再提以前的事，我

不爱听。”
司马博发现，有双男式

拖鞋，是新的，摆在眼前。为
摆脱尴尬，他换了鞋，走到沙
发前，坐下，不知再说什么
好。唐姝卓仍那样站立不动，
没有转过身来，可他发现了，

有两颗大大的泪珠滴落在了
地板上。

司马博使劲咽了两下唾

沫。茶几上有面巾纸箱，他似
乎应该揪出几张面巾纸送上
去。可他没敢动，他怕惹动她

的怒气突然火山爆发。可那
唐姝卓却好像脑后长了眼
睛，这次是她先说话：“茶几
上的那杯茶是给你沏的，你渴
就喝。北卧室的床是闲着的，
你困了可以去睡，急着挣钱你
就走。”

唐姝卓说完，就迈步进了

她的南卧室，门虽掩上了，但
没有那咔哒一声的碰锁声。眼
前的一切只能说明一个事实，

她不仅饶恕了他，还希望他留
下来给她以抚慰。司马博的心

狂跳起来，这可是他做梦也没
想到的一种结局。

司马博跳起身，剥光了
自己身上的所有衣服，冲进
卫生间，打开淋浴头，对周身

上下都进行了一番酣畅彻底
的冲洗。在抓起浴巾擦身的
时候，他发现浴巾旁早放了
一套睡衣，跟唐姝卓身上的
那套很匹配，也是丝质的，蓝
色。司马博想了想，打开包
装，正是男式的，大小肥瘦也

合身。他压抑着心中的狂喜，

轻手轻脚推开南卧室虚掩的
房门，悄悄卧下去，将背对着

他蜷着身体的唐姝卓揽在怀
里。那女人身子滚热，却一动
不动，仍微闭着眼睛，任由他
摆布。司马博不乏这方面的经
验，此情此景，他也不再缺少
应有的耐心，直到女人由娇喘
吁吁变成了小声的呻吟，他才

采取了下一步的行动。
事毕，唐姝卓又恢复原

状，蜷了身子背他而卧。司马
博睡了，睡得很沉，但时间不
会很长。激灵一下醒来，才发
现不知什么时候唐姝卓已转
过身来，卧在他的怀里，胳膊

和腿都紧紧地盘绕着他，微
微的鼻息在这静静的夜里显
得格外酣甜。他摸索寻找着，
打开床头灯，拿起床头柜上
的手表，才知已是 3点 50
分。他拿开她压在自己身上
的胳膊和腿脚，尽量不出声

响地下床了。
司马博直到穿好衣服，在

房门前换鞋的时候，才发现唐
姝卓已站在身后。他想回身抱
她一下，却被她冷冰冰地推开
了，问话也复又似石似铁，就
像老师斥问一个不听话的学

生：“你结婚了吗?”
司马博摇头：“没有。”
“你有女朋友吗?”
“嗯……算有一个。刚

谈，还不知会怎样。”
“那你就去谈，去结婚生

子。我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

唐姝卓说着，将手里两把
拴在一起的钥匙丢在鞋柜上：
“这是楼门和房门钥匙，以后
夜里困了，想来，北屋随你，不
想来，不会有人请。”说完，她
折转身，径自回卧室去了。

司马博惊呆了，也喜呆

了。这等于给他颁发了畅行
闺房密室的特别通行证。司
马博紧紧地抓起钥匙，开门
下楼去了。

LMN@OO

1984年夏天，王益进还

是个5岁的小男孩儿，就迷上
了爸爸的卡车。

爸爸是个司机，总要把
他放在副驾驶的座位上，高叫
一声“儿子，坐稳了”，一踩油
门呼啸而去。这时候益进的感
觉真是棒极了，还觉得爸爸是

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人。
有一天爸爸把车停下，

走到路边小店去买东西。益进
爬到爸爸的位置上，三弄两
弄，觉得自己也是个司机了，
不禁得意。可就在这时，卡车
忽然动起来，向前驶去，越来

越快。男孩儿吓坏了，大叫：
“爸爸，快来救我。”

爸爸冲出来，高喊着“刹
车，刹车”，不顾一切地抓住
车门跳上来。但就在这是，卡
车居然被这孩子弄得停住了。
儿子惊恐万状，与其说他是怕

汽车，倒不如说是怕爸爸骂。
爸爸吓得脸色惨白，可是居然
没有生气，还笑了：“我这儿
子真是了不起，小小年纪就能
把车开走，不教就会。”

那一瞬间，他觉得爸爸
真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不是
因为爸爸救他，而是因为爸爸

没有骂他，还夸他。可是说不
清从什么时候开始，益进觉
得，他和爸爸之间好像有了一
道鸿沟。父子二人，距离越来
越大，还总是吵架。

爸爸出生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那个年龄的人差不
多都是一样的经历，初中毕业
之后就下乡了，没有受过高等
教育，没有文化素养，说话情
绪激烈，没有条理，衣着过时，
皱皱巴巴，还总是双手污垢，
每天不是挣钱就是吃饭，除了

看报纸之外，什么书也不看。
放学之后父子携手走回家的

情形，从来没有在益进身上发
生过。

儿子年龄越大、个子越

高，也就越多地惹爸爸生气。
爸爸倔强，儿子继承了爸爸的
倔强，父子两人一言不合就要
吵架，谁也不让谁，声音高得
把屋顶都要抬起来。这时候，
儿子就会想到离开爸爸，离开
这个家。很明显，爸爸没有什

么智慧，也没有远见，因为他
无法摆脱他的平凡的生活。

1998年儿子进入清华大
学，真的离开了父亲，离开了

沈阳那种平凡的生活。他从前
无数次地设想过，这一天到来

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感觉：“我
以为会感觉很爽，但是很奇
怪，我开始想念父亲，而且越
来越想。”

爸爸有一个聪明的大
脑，而且还有满腔热血。他年
轻的时候工作起来不要命，

他在工厂拥有 “技术能手”
的称号。那时候他买不起电
视机，但是他有一双灵巧的
手。儿子还记得连续几个夜
晚爸爸都没有睡觉，在灯下
摆弄一大堆零件。然后，他和
妈妈就有了一个电视机，虽

然不大，只有黑白两色，而且
总是坏，但是它让这个家庭
充满了笑声。

爸爸对儿子特别宽松，甚
至对儿子的嗜好有些纵容。益
进小时候兴趣很广，除了迷恋
电脑，还爱下象棋，爱开车，爱

骑马，爱唱卡拉 OK。愿意干
什么就干什么，都是自己说了
算。当他把所有的热情和时间
都花在电脑上，连学校的功课
都顾不上的时候，爸爸也不干
涉。儿子至今记得，爸爸说过
一句让他惊心动魄的话：“学

那些课本有什么用！”他相信
全世界只有他的爸爸才说得
出这样的话来。

这么多年以后，益进回
头看看自己当初那么狂热地
摆弄计算机，觉得“选这条路

还是挺对的”。一想到自己走
过的路和别人家的孩子那么
不一样，他就会说 “我很幸
运”，因为他有一个不干涉他
的爸爸。现在他渐渐明白了，
一个孩子要走自己的路，自己
要承担很大压力，父母要承担

更大的压力。很多孩子都羡慕
他，希望像他一样，但是做不
到，就是因为他们的爸爸不允
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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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看来，老杨输给

赵猛是意料之中的事，因此，
老张在布置战术的时候着重
提出了“拖”字诀，也就是说
要尽可能地消耗对方，为下一
轮的决赛创造条件。拿老杨的
话来说就是：“他甩我俩耳
光，我打不着也起码要拔他几

根胡子。”
我和孙钢的第一局较量

充满了火药味，刚上来就红了
眼，一拳一脚间就想置人于死
地，似乎是彼此积了好几代的
宿仇。这也难怪，三中这次派
出了四员猛将，据说实力都还

不弱，人家说说笑笑轻轻松松
地本来就是冲着拿奖牌来的，
没想到出师不利，在前几轮的
淘汰赛中，除了孙钢涉险过关
外其他人全军覆没。其中要

数那个肌肉男最为可悲，人
家苦练了 3年的健美，在学
校里以力量和健美著称，动
不动挽起袖子摆个造型就能
引得女生一阵尖叫，要论风
头在三中的男生中无人能出
其右，不幸的是这回偏偏遇

上了拼命三郎老林，一个照
面没到被一膝盖顶在小腹
上，当时就翻了白眼，在拳台
上三滚两滚体面尽失。

老杨的实力其实也不容
小视，这一点从赵猛的谨慎就
能看得出来。第一局的较量，

台上就像有两个老头子在比
试太极拳，生怕一用力会拆了
两把老骨头。老杨的摔法很有
杀伤力，赵猛几乎一出脚就会
被老杨捞住脚脖子。要不是光
着脚的话，一分钟内脱个十双
八双鞋子不在话下。不过高手
不愧是高手，虽遇险却不乱，
身子一转脚一蹬就能轻松脱

险。
我现在都怀疑，孙钢上场

前是不是吃了兴奋剂，这小子

没等裁判做完手势就玩命似
的往前扑，拳打脚踢状若疯

汉。俗话说得好：“强攻硬挡，
两败俱伤。”我边退边打，以
防守反击为主，这在散打中是
很常用的技术。比如说，你狠
命踢别人一脚，要是踢空了势
必失去重心露出空当，对方选

择在这时候动手，对你而言很
可能就是致命的一击。

老杨和赵猛的火并发生
在第二回合，对峙间赵猛突然
发难，他一个箭步逼近，两记
重拳瞬间已在老杨的脸上左
右开花。突然的袭击让老杨有

些惊慌失措，他下意识地用左
手护住面部，右拳拼命挥舞以

阻止对手的继续进攻，有几拳
也打在了赵猛的脸上。但这一
姿态正好对了赵猛的胃口，他
整个身子都扑了上去，或而直
拳或而勾拳，动作有条不紊，

老杨在连续的重击之下犹如
一个站立不稳的醉汉，他挥出
左右的摆拳，但因为动作拉得
过大而中门大开，而来自赵猛
的攻击却一浪接着一浪，裁判
见势不妙，马上中止了比赛，
因为照这样打下去老杨非严

重受伤不可。
第三回合，孙钢这部越野

车还是没油了，虽然一加油
门屁股后头仍然白烟直冒，
但终于还是跑不动了。他张
着嘴直喘，红色的护齿看起
来非常狰狞。我的体力消耗
也很大，最要命的是第二回
合最后我们两人的脑袋撞在

了一起，孙钢这家伙敢情练
过铁头功，撞完了晃晃脑袋

一点事没有，我的眼角却被撞
开了一个小口子。
“钢子，打趴他！”“钢

子，快揍他！”三中的一群败
军之将在台下叫嚣。

我的怒火被这些挑衅似
的喊叫勾了出来。我一个转身

后摆腿，脚外侧像风一样刮过
孙钢的鼻尖。他随着这一脚转
了一个不怎么规则的圈然后
坐倒在地，等他爬起身来想再
战时全场结束的铃声响了。

老林的最后一战就像是
给车胎充气的过程，前半部

分既顺利又轻松。我们四个
人在下面嗓子都喊哑了，就
等着老林拿下本次比赛的第
一块金牌，我很想亲嘴拿牙
咬一咬，看看金牌到底是不
是金子做的。

就在所有人都认定比赛

将这样结束时，戏剧性的一幕
突然发生了！


